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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创造意识，不仅仅是凭借娴熟的综合专业技能作为支

撑，更多时候源于演员对人物创造的感觉。所谓感觉，是把有限

化为无限的创作空间。同一个人物形象，不同的演员塑造起来总

是有它的不同之处。同样，衡量某一个舞台人物形象，取决于演

员创造意识，就戏曲演员创造角色理论来说，创造意识就是演员

对人物形象的正确创作定位。记得曾经在一本书上看过已故京剧

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先生所说的话，传统戏有时可以用表演程式来

掩盖演员自身对人物理解的不够和空虚，戏曲程式掌握熟了好像

有恃无恐不发愁，处处都能动起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戏曲演员

的这种“有恃无恐”恰恰是人物塑造过程中的大忌，会使演员产

生惰性，把舞台人物塑造看作是表演程式零件的组装，以至于人

物演起来“只见行当不见人物”，使自己无论扮演什么样的舞台

人物形象角色都是千篇一律。

戏曲演员的创造力来自于对角色，即人物形象准确认识后

的把握。戏曲舞台上，每一个人物，无论大小轻重，都是一个形

象。程式在进行人物创作过程中毕竟属于手段，是为创造人物形

象服务的。因此，戏曲演员还需要要学会训练自己的大脑，从自

己，也从别人身上揣摩创造人物的方法。创造人物形象有各种途

径，没有固定的模式，除了实践，还要多研究。塑造人物形象就

是塑造人物性格，但人物的形象却又千差万别。戏曲演员要抓

住自己所扮演角色的性格特征(即前文所说人物形象的创作定

位)，就不能停留在抽象概念上，而是要从生活出发，寻找属于

自己的“这一个”。演员的艺术神采来自对人物内在外在的刻

画，这往往是较难达到的境界，却又是艺术家必胜所追求的。对

戏曲舞台的表演者来说，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对行当程式的拼合，

而应该运用程式来刻画自己所扮演人物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

创造出一个个内在气质有别，身材各异的艺术形象。在中国传统

戏曲中，之所以有很多神话的，传奇的，历史的舞台人物形象让
观众耳熟能详记忆深刻，这是因为前辈艺术家们在这些人物形象

塑造上赋予了诸多经过生活感悟后所表达出来的创造力。京剧艺

术大师盖叫天先生在《狮子楼》中扮演的武松，除了戏曲短打武

生行当的程式运用，甚至添加了真实的武术技巧来增强这一人物

的舞台表演和行动效果。同时，侧重于武松这个人物的性格刻

画。在盖叫天扮演的武松身上，我们看到武松首先是个活生生的

人，然后才是他的英雄人物形象。武松不仅是武艺高强嫉恶如

仇，还有他作为正常人喜怒哀乐的心理层面。正是因为塑造出了

属于自己的武松人物形象，以至于盖叫天先生在梨园行内和观众

群中享有“活武松”美誉。这源于盖叫天先生对武松的人物融入

了很多通过生活观察后形成的创造力，并有选择的借鉴其他行当

的表演手段创造出新的表演程式来完成这一人物内在外在的表

演。

现代戏曲中的人物创造一直是戏曲舞台表演探索实践的课

题，业内有种说法，即现代戏不好演，尤其现代剧中的人物塑造

难度很大，这是因为前人没有留下可供后学者参照的固定创作模

式。现代戏的舞台表演，往往介于程式与非程式之间。某种程度

上来看，传统戏曲表演程式难以胜任现实生活的内容表现。而完

全摒弃了戏曲程式化，又脱离了戏曲创作本质和舞台表演特征。
在现代戏人物创作中，把戏曲程式作为必要的概念，元素及创作

手段进行运用较为合理，即程式化与新的创造怎样有机的契合与

对接。安徽省徽京剧院推出的新编现代京剧《天地人心》，是一

部反映安徽风阳小岗村土地改革的大型现代戏曲。剧中人物的出

场，表演，以及演唱，如果一味的生搬硬套传统戏曲行当程式，

就会显得不伦不类四不像。而脱离了戏曲程式的创作本体，又不

是戏曲了。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作品，这部剧在剧中人物的

舞台综合表现上，演员大胆吸收借鉴了安徽北方花鼓灯舞蹈动作

的粗狂豪迈，甚至融入了很多即兴表演。演员并不完全按照剧本

和导演的既定要求来进行人物创作的完成，剧中每一个人物的舞

台塑造不是戏曲表演程式的人物脸谱化，人物角色虽然不同，但

表现出来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在这些普普通通的不同人物形象

身上，却又蕴含着戏曲人物行当的舞台美学。在人物的内在外在

表现上，把戏曲行当程式以概念和韵律作为人物表现的依托辅

助，生活化的肢体语言和传统程式相结合，让观众看到的是这部

剧中不同人物身上所散发出的戏曲程式张扬力。如何在现代戏曲

中创造新的程式，怎样表现新的人物形象，一直是戏曲舞台的创

作摸索。近些年来，在现代题材戏曲创作上，业内已有不少成功

的尝试，同时也获得了观众的认承认。河南豫剧院三团创作的新

编现代戏曲《村官李天成》，时隔数年仍然令观众接纳并欢迎，

除了其根本所在是抓住了题材(迎合当前主流)和剧种的融汇并

彰显。该剧从家长里短，党员也是正常人(人性化)的创作视角

出发(并非把这个人物塑造为英雄高大全似地形式主义)，使得

李天成这个基层共产党员人物形象显得真实可信。豫剧声腔的高
亢激昂和演员对现代戏人物塑造驾驭能力更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

光彩(人物个性张扬鲜明)。演员创造性的把戏曲程式(唱，

做)运用在现代戏舞台表现上显得流畅合理，尤其是剧中主人公

一段拉板车(程式新创造)的精彩舞蹈和戏曲程式行动场面把剧

情推向高潮并感染了所有的观众。剧中人物之间的交流，更多的

是侧重于日常生活中家长里短的情感交流。演员的表演演唱，不

再是戏曲人物行当的脸谱化和程式化动作，完全是现代生活中的

自如流畅。而在剧中特定需要的桥段中，戏曲程式又作为一种营

造渲染的手段烘托剧情故事和人物。所以说，在现代戏曲的舞台

创造中，演员要把自己对传统程式的运用转换为一种现代戏剧中

的人物新创造。

戏曲表演是一种主观，直观而又含义深刻的表演艺术，它是

历代艺人经过不断创作摸索凝聚而成的心血结晶。戏曲舞台表演

既能以自身的程式化体系进行各种创作，同样也能在程式化本体

的基础上进行发挥继而迸发出新的再创造。演员和戏，在创作过

程中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发展的关系，戏曲演员要凭借自己的技

能特长激发出舞台人物创造潜力，只要是合理的，良性的。要具

备一种勇于再创造的思想意识，使戏曲表演创造意识在新时期新

时代完善拔高，形成新的和谐统一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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